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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立與同光體贛派 ①
胡迎建
　 　 【摘　 要】同光體詩派是晚清民國以來形成的一個影響最大
的詩歌流派。下分閩派、贛派、浙派。其中贛派主要承宋代江西
詩派。贛派首領陳三立，獨辟詩境，表現在如下方面：擅長寫荒寒
之景；抒極哀慟之情；比喻、借代、擬人手法生動；意象新穎；通感
手法之妙；煉字奇警；句法拗峭奇崛。其詩學淵源承傳黄庭堅而
又有創新，其内容深廣，萬象紛呈，境界闊大蒼莽，風格沉雄，則又
爲黄所不及。此派中遠承宋代江西詩派而近受陳三立影響的有：
江西籍詩人華焯、王浩、胡梓方等；江西籍學者詩人辛際周、汪辟
疆、胡先驌、王易等；陳三立之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在南京
還有一批並非贛籍而可歸爲贛派的學人，如王瀣、胡翔冬、胡光
煒，均或多或少受陳三立影響。陳三立以其鮮明的詩風，沾溉後
學衆多，可謂廣大教化主。
【關鍵詞】同光體 　 贛派 　 陳三立 　 詩境 　 承傳 　 創新 　
影響
同光體詩派是晚清以來形成的一個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清季衰世
而詩風盛，“國家不幸詩家幸”、“同光終見勝乾嘉”，曾克耑認爲：“一百年
間的人間諸種變相，成就了詩界天堂的驕子。”①劉夢溪説：“陳散原、范肯
堂、鄭海藏這些人真正能寫詩，他們在晚清的背景下，居然把詩開出了新局
①
①
 　 　２００６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陳三立與同光體詩派研究”（０６ＢＺＷ０４３）階段性成果。
曾克耑《論同光體》，載《頌橘廬叢稿》第 ４册，香港：香港新華印刷公司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３１１頁。
面。”①有人認爲陳三立是“中國詩壇近五百年來之第一人，不僅學力精醇，
其人格尤清嚴無滓，足以岸視時流”②。
同光體隊伍龐大，早有人進行分派的研究。陳衍《石遺室詩話》中，按
詩學淵源、風格分爲清蒼幽峭一派與生澀奥衍一派。這兩派即汪辟疆《近
代詩派與地域》一文所説“閩贛派”③。錢仲聯又分爲閩派、贛派、浙派。同
光體借徑宋詩而翻新求變，其中贛派與浙派主要承宋代江西詩派，閩派鄭
孝胥學梅堯臣、王安石，陳衍學白居易、陸遊。然無論“生澀”還是“幽峭”，
都傾向於拗峭而不平直，勁健而不疲軟。我認爲：贛派厚重崛健，合詩人之
詩與學人之詩爲一體，乃同光體之正宗；閩派清剛峭秀；浙派深奥淵懿，爲
學人之詩，影響較小。本文試論陳三立與贛派。
一、陳三立獨辟詩境
陳三立，字伯嚴，號散原，義寧州（今修水縣）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授
吏部主事，旋棄職。侍其父陳寶箴於湖北布政使任所，曾爲兩湖書院校閲
試卷。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秋，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推行新政。三立往長沙襄
助贊劃。戊戌政變，與父同以“招引奸邪”罪被革職，全家遷往南昌。葬其
母於西山，在墓附近築“崝廬”以居。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四月移居江寧。六月
父逝。從此每年清明、冬至，均至西山掃墓賦詩。王揖唐説：“散原集中，凡
涉崝廬之作，皆真摯沉痛，字字如迸血淚，蒼茫家國之感，悉寓於詩，洵宇宙
之至文也。”④入民國，先後居滬、杭、廬山、北平。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入城，
不服藥不進食，終至餓死。
陳三立一生創作了二千多首詩，舉凡時局國事，生離死别，山川景物，
日月星雲，小至微生物，無不生動再現。其詩内容廣博而深微，厚重而深
刻，正如楊聲昭所説：“奥博精深，偉大結實。”⑤在表現現實世界的同時，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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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溪《國學與詩學》，載《人民政協報》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６日。
張慧劍《辰子説林》“韭菜”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第 １９頁。
《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２９７頁。
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第 ７２則，《民國詩話叢編》第 ３册，第 ２７６頁。
楊聲昭《讀散原詩漫記》，載《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１２３５頁。
入他敏鋭的感受與悲憤的情感。他品評文廷式詩云：“讀君詩，益纏興亡離
合死生博一瞬之感也。”①這何嘗不是他創作的體驗。他獨辟詩境，形成其
特有的魅力，兹略分析其特徵：
擅長寫荒寒之景　 陳衍説陳三立“於荒寒蕭索之景，人所不道，寫之獨
覺逼肖”②。壯年時既遭逢家國之慟，後又處於民國初的亂世，進入其視野
而加以篩選描繪的景物，必更偏於荒寒，與其悽愴心境相湊泊，如：“老蟲幹
鐵吟，草樹照秋心。冷月衣上淚，酸風牆外砧”；“我來惟見萬鴉飛，煙冷江
城雨打扉”，蕭索淒寂，折射當時社會背景之黯淡。又比如寫墓地一帶景
象：“坐待村舂破荒寂，魂翻眼倒此孤兒”（《崝廬雨夜》）；“蛙聲乍起樓窗
晚，雁背徐高陌隴寒。蟲齧萬松成禿鬢，鼠窺孤缽剩零餐”（《宿崝廬夜
坐》）；“萬山驅我前，互穿嵐瘴窟。壘壘見高墳，寒草眠殘日”（《墓上》）。
抒極哀慟之情　 《正月既望出太平門視次申墓》所訴“一萬年來無此
日”的哀苦，既是寫實，也是他對人生體驗之深，所以“日夕哀吟煎肺腑”，或
“有淚應添潮汐滿”（《九日惠中番館五層樓登高……》），或“翻魂起蹇跛”
（《二月初八日平明發下關江行》）、“斷句酸腸吐”（《雪後溪上晴眺》）。酸
苦之淚甚至可攜：“獨攜酸淚出春城”（《二月十日還南昌西山上塚取城北馳
道至下關待船作》）。“神靈縹緲迎披髮，江海飄零訴剖肝。换世歸來兒更
老，悲風吹樹淚汍瀾”（《月夜墓上》），剖肝訴向父魂，他的詩中浸潤著幽憂
怨悱的悲苦情緒。
在西山掃墓時，雷雨交加，給他又是什麽感覺呢？“廿年歌哭地，留供
蟁虻噆。宵深雷雨翻，谷音萬馬踏。惝恍走精魔，撼牀圍老衲。沉夢漲海
底，呼吸波濤合。骨甦吐孤呻，落枕晨雞答”（《浴佛日雨中發南昌抵崝廬上
塚三首》）。正因在這歌哭之地，聽雷雨之聲，如萬馬雜遝，恍惚間如有精魔
奔走，如夢沉海底，呼吸如與波濤相合。這種哀慟感覺其他人難以感受到，
只有自己知道：“如癡萬態紛相改，敢死孤衷只自知”（《病中作》）。
然訴説悲慟之情，決非消沉絶望，而因愁壓而憤起，内中充盈鬱勃之
氣，如其自言：“近死肺肝猶鬱勃，作癡魂夢盡荒唐”（《病起玩月園亭感
賦》）；“遊侶飄零兼死去，老懷鬱勃遂沉冥”（《法相寺樟亭》）。他爲人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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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立《文學士遺詩序》，《散原精舍詩文集》“文集”卷十五，第 １０６６頁。
陳衍編《近代詩鈔·陳三立小傳》中册，上海：商務印書館 １９２３年版，第 ９８４頁。
云：“堅蒼之骨，縱横倔强之氣。”①可移作己評。胡先驌論散原《崝廬述哀
詩》組詩云：“憤痛鬱勃之情躍然紙上。”②此氣此情，是其特殊遭際與其天
才創作使然。
比喻、借代、擬人手法生動 　 陳三立有詩云：“雜糅物與我，親切相摩
蕩。”（《胡梓方自京師屢寄新篇並索題句》）客觀之物象與主觀之我相摩蕩
而親切。又説：“奇情妙理那易得，腕底靈怪奔相從”（《園梅傷落梁大贈詩
解悶和謝其意》）。探尋萬象中的情理，得以靈怪相從，是他追求的詩學境
界。胸貯萬象，筆握靈奇，大量運用比喻、借代、擬人手法，將物象賦予生命
之靈性，形成其詩境的恢詭美，新奇而生動。
山水詩中，喻體大多采用生物或與人相關的物體，以唤起聯想。不僅
窮形極貌以寫山水之勢，更在得其神似。甚至連用多個明喻，如《十一月夜
發南昌月江舟行》詩云：“露氣如微蟲，波勢如卧牛。明月如繭素，裹我江上
舟。”四句一連用三個明喻。以微蟲觸人之感覺比喻露氣，以卧牛皮肉之皺
比喻波浪之起伏，將月光照在橢圓形的船上，比作潔白的繭絲包裹著蠶一
般。又如：“花樹明餘瀝，鶯鸝亦已歌。譬彼羸尫夫，散灸甦沉痾。又如蓬
垢女，賜酺顔漸酡”（《三月三日遊雨花臺作》），寫南京雨花臺一帶戰後景
象，以經過灸治而恢復精神的病夫及蓬垢女子得賜酒食而精神焕發容顔轉
爲酡紅作比喻。又“凍枝低垂利劍戟，摩戛顱骨攖其鋒”（《雪夜蜀人楊德洵
招飲》），將凍枝比作鋒利的劍戟，後句爲借喻，以顱骨喻冰雪包裹的枝丫。
在他筆下，萬象栩栩，物象具有動態而通人性，或詭譎而奇，或親切而
多情。看月，月亦多情，如“楊柳當橋分鬢濕，池亭來月與心温”（《十七柳亭
坐月飲酒》），月與人心相温。又如“霄漢酒杯星自落，樓臺石壁月初邀”
（《北固山閣夜……》），邀月來此樓臺。“獨夜川原數過鴻，闌幹呼月萬山
東”（《崝廬樓夜》），憑欄而呼唤月來。又“樓頭初吐月，攜入浴蒼濤”（《月
夜步松樹林》），想象將月亮攜入松林中洗浴。又如“山數百級閣百尺，手挽
臺城唾後湖。雨了諸峰争自獻，煙開孤艇已能呼”（《北極閣訪悟陽道
長》），居然可以手挽臺城，雨後諸峰居然争獻其秀色。又《久雨放晴訪劍泉
鑒園》開頭云“殘秋纏秋雨，莽莽晦城闕。壓瓦雲萬重，埋我天邊月”，將秋
雨想象爲令人討厭之物，用“纏”字比擬爲生物，形容雨之久久糾纏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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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陳三立《曹東寅〈南園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第 ３１２頁。
胡先驌《四十年來北京之舊詩人》，《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４８３頁。
退，用“壓”字説明雲層之濃厚，用天邊月爲雲所“埋”，説明月色全無，用
“我”字見月與我之相親。
意象新穎　 陳三立努力捕捉物象，冥悟其天機，所謂“浩蕩天機萬象
前”（《壽甘翰臣翁七十》）。有詩云：“宛抉鬼神臆”（《程白葭以夢中得句寫
爲蘆岸舟行圖徵題》）；“爬抉物怪寫離亂，自然變徵音酸楚”（《八月廿八日
爲漁洋山人生辰補松主社集樊園分韻得魯字》），抉鬼神之胸臆，“爬抉物
怪”，非如此，不足以寫酸楚之情、變徵之音。陳三立贈人詩云：“雕搜物象
寫奇情”（《次韻酬曹範青舍人》）；“吐胸萬怪争盤拏”（《題何蝯叟殘畫二
紙》）。可謂正是他的詩作所追求的境界。陳三立不少詩給人以怪異的印
象，與他運用奇詭意象有關。一些意象融注個人主觀强烈的感情色彩，展
現别樣的可怖之物態，出奇生新。日月星雲、雷電風雨，在他筆下，往往是
“碎日”、“殘陽”、“月窟”、“獰飆”；動物與植物，往往是“啼鵑”、“饑鼠”、
“鼠影”、“蛇影”、“瘦犬”、“喧鴉”，甚至“蝸涎”也成爲他的審美對象。又
如：“影箯禿柳狰獰出”（《雨中去西山二十里至望城岡》）；“隔牆髡柳留殘
葉”（《漫興》）；“明滅燈摇馱，狰獰柳攫人”（《夜出下關候船赴九江》）。通
過這些意象來表現内心的孤寂和壓抑，世事的變幻。他評人所説的“納怪
變於藴藉”①，可移評其詩。
試看《獨坐觚庵茅亭看月》中兩聯寫月夜：“剥霜枯樹支離出，沉霧孤亭
偃蹇存。鄰犬吠燈寒舉網，巢烏避彈舊移村。”孤獨悲愴之情，浸潤於他所
選擇的意象之中。枯樹、孤亭，被霜侵霧裹。寒氣如網，充塞宇宙。巢鳥畏
彈，避居他村。這些都成爲他悲涼身世、自我形象的體現。
陳三立處於民族危亡之際，勢迫情急，發爲哀音，以龔自珍所想象的
“大聲”呼號歌嘯，以催促人民覺醒。詭譎之物象，伴隨創深痛巨之感，依次
奔迸而出，句如：“峨艑掀天飆，萬怪伺俄頃”（《江行雜感》）；“海涎千斛黿
龍語，血迷日月無處所”（《短歌寄楊叔玫》）。當日、俄强寇在遼東半島上
有如“蛟鯨搏噬豺虎趨”（《除夕被酒奮筆書所感》）之時，朝廷當道者因循
守舊，供人揶揄，舉國顛倒，文恬武嬉，詩人只好向他們喊出：“猛虎捽汝頭，
熊豹糜汝身，蹴裂汝腸胃，咋喉及腭唇”（《江行雜感》）。此類意象奇詭生
新、可愕可怖，造成讀者心理上的强烈震撼。
通感手法之妙　 以豐富想象力將感覺進行轉换，或將視覺轉化爲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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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三立《費樹蔚費韋齋集題詞》，《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第 ２９８頁。
覺。“岫雲粘更脱”（《崝廬樓居五首》），雲竟被粘在山上，風吹雲開，再用
“脱”字狀雲之迅忽離開，“脱”見雲之重量。再如：“松色粘天冷，秋陰背嶺
重”（《望禹碑作》）；“草樹粘天潤”（《七月十二日還金陵散原别墅雨中遣
興》）；“粘霄有雁行”（《雨霽崝廬樓坐寓興》）。或將聽覺轉换視覺，如：“攜
回三峽聲，雷霆掛几杖”（《飛虹梁》），想象可以將雷霆般的三峽瀑聲掛在
杖几上帶走。或無形的意識轉换爲有形之物。夢本爲無形之意識，出現在
各種場景中而奇態翩翩：“夢掛晴靄虚無間”（《除日大雪疊韻柬節庵》），夢
能掛，化虚爲實。又：“夜枕堆江聲，曉夢亦洗去。掛眼繞郭山，冉冉雲嵐
曙”（《癸丑五月十三日至焦山……》），江聲可堆，夢可洗，眼可掛，設想
奇特。
煉字奇警　 他能捕捉事物動態給他帶來的新奇感與美感，經其推敲，
便覺其境界雄警超凡。用他的詩來説是“撐腸文字鬥怪妍”（《題顧石公松
花江踏雪尋詩圖卷子》）。南邨説：“其造句煉字之法，亦異常新警，多爲前
人所未道過。”①五律句如“波聲銜斷怨”（《君山》），寫洞庭湖波聲之遠，
“銜”著斷斷續續的怨聲，見怨聲之淒婉。用“吐”字，尤其多用於星、月、日、
光、雲之吐露狀，如：“疏星數點吐江樓”（《宿下關大觀樓晚望》）；“懸天箕
斗夜初吐”（《送别湘綺丈還山》）。這是言星光之吐露。又：“初吐林梢浸
水隈”（《車棧旁隙地步月》）；“雲罅月半吐，衆籟微吹嘘”（《癸丑五月十三
日至焦山……》）；“月吐山川静，虚宇坐兀然”（《留别墅遣懷》）；“萬里霄無
雲，木末吐華月”（《八月十七夜馬良存吏部讌集初臺玩月》）；“微茫吐寒
月”（《雪夜伯沆曉暾觚庵過飲》），均言月光吐露。又：“曉窗吐白聞鳥呼”
（《余來散原山中夜夢於滬上遇節廠自粤至》）；“吐海朱霞影白須”（《壽王
息存翁八十》），言晨曦、紅霞之初露。也用於山岫流雲，如“岫雲寒不吐，岸
樹晚如浮”（《江行》）。
句法拗峭奇崛 　 一三三句法如：“東南一儒霜髯髭，曰 ／無所爲 ／無不
爲”（《乙庵七十生日》）；“側尋壖脚踏沮洳，或 ／俯而僂 ／昂而趨”（《獨遊後
湖啜茗閣上》），均在後句用一三三句法。又：“有 ／四壁立 ／無立錐，仕宦端
如罄樗蒲”（《余來散原山中》）；“海 ／七萬里 ／波千層，孤游有如打包僧”
（《抵上海别兒遊柏靈還誦樊山布政午彝翰林見憶之作次韻奉酬》），前句一
三三句法。又：“曰 ／歸網魚 ／獵狐兔”（《題龔懷西翰林蘧莊圖》）；“跨 ／虚欄
·８８１· 　 現代與古典文學的相互穿越（嶺南學報　 復刊第八輯）
① 南邨《抒懷齋詩話》，《散原精舍詩文集》“附録”（中），第 １２２７頁。
楯 ／列鬚眉”（《九日惠中番館五層樓登高……》）；“家 ／四立壁 ／了無慚”
（《戲贈程蟄庵》）；“且 ／三折肱 ／號良醫”（《送趙仲弢觀察榷鹽宜昌》）；
“洗 ／讀書眼 ／穿群蒙”（《訪瘦唐伯沆圖書館偕登掃葉樓看雨》）。三一三句
法如：“萬楊柳 ／插 ／青琉璃”（《七月十三日偕寬仲宗武登倉園新樓憑眺至月
上》）。一六句法如：“嘉 ／二三子争呴濡”（《雪晴放舟題寄南昌樂野學舍諸
子》）；“放翁孤抱頗似之，皆 ／奇男子無分别”；“立 ／百世下足起予”（《陸藹
堂求題其遠祖放翁遺像》）。五律中一一三句法，如：“春 ／能 ／留太古，天 ／
自 ／養纖毫”（《樓坐日暖時見山蜂飛遊》）；“老 ／貪 ／童孺狎，愁 ／擁 ／歲時經”
（《人日率家人飲張氏女甥宅》）。
七律中三一三句法，如：“支離叟 ／已 ／能忘世，安樂窩 ／真 ／别有天”
（《和胡濟寬庚寅元旦試筆》）；“二三子 ／肯 ／定吾文”（《侵曉舟發金陵次
韻答義門贈别並示同舍諸子》）；“兩三椽 ／與 ／照蛟螭”（《題朱文公題字
石刻》）。中間一字用虚詞。又：“天西南 ／插 ／大屏嶂，落翠飛青入酒杯”
（《登樓望西山》）。
陳三立能運古於律，以文爲詩，大多爲議論句，多用於贈答詩中。五律
句如：“滔滔安所往，此士古之狂”（《答潘若海》），上句所字結構，下句“之”
字爲結構助詞。又：“海宇今多難，以慈雲衛之”（《尚賢堂歡迎湘綺丈雅集
即事》），後句“以”與“慈雲”組成介賓片語，“之”字在句尾爲代詞，均以文
言虚詞用於律詩中。七律句如：“醉猶未可醒安放，爲謝劉伶與屈原”（《颶
風累日夕兀坐寫懷》），“猶未可”、“爲”、“與”均古文句，運用虚詞以斡轉詩
脈與語氣。其語頓與尋常句律不同，拗折有如書法用筆的折釵股，呈現拗
勁奇崛之美，更宛轉達意。句法靈活多變，可避免對仗的板滯。
陳三立的律詩可謂既具凝重而又不失流動之勢，對仗工穩，結構、句法
講求變化，煉句精警，也化用了賦之鋪排、駢文對仗的手法，構成楊聲昭所
説“散原七律氣勢驅邁”①的特徵。
陳三立的詩避熟就生，用意深奥，意象奇詭，句法多變，煉字精警，氣脈
緊湊，跳躍而不鬆散，句意密集，力戒浮泛字、詞與意，這些都可説是生澀奥
衍的特徵。
現代學者錢仲聯推崇陳三立詩“如五老匡廬，自開奇境”②，指出獨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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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奇。我以爲，如拈出陳三立論人詩所説“奥邃蒼堅”①以評陳氏自己的
詩作或更妥，“奥邃”言其深奥廣博，從“牢籠萬象”中來；蒼堅言其獨鍛蒼健
堅實的風骨。
二、陳三立承傳黄庭堅而又有創新
陳三立早年詩學漢魏六朝，四十歲後出入杜、韓、黄。人們向來多認爲
陳三立學黄庭堅，但若説有多少字句出自黄詩，並非易事，其風神、格調、氣
味似黄庭堅詩，不在形迹之似。錢基博説他“壹出自然，可謂能參山谷三昧
者……世人只知以生澀爲學庭堅，獨三立明其不然，此所以夐絶人人”②。
學而能創，得其精神氣韻，而不僅是學其字句，這纔是真正的有作爲。在句
式方面，陳三立受黄庭堅詩影響較大，好用拗調拗句以求崛健。此已略見
前。又詩云：“公詩嘯龍虎，能使萬馬瘖。頻歲怯大敵，棄甲走駸駸。堅壁
拒責索，懼成一鼓擒。”（《舟夜戲簡樊山使君》）用意之奇，乃效黄庭堅詩：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
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
體……》）至於用其字面語，略舉數例：陳三立詩“插椽箕斗松寥閣”（《江上
望焦山有懷昔遊》），“箕斗插椽浮茗氣”（《喜伯夔至次杜園用江風體韻》），
化自黄庭堅《松風閣》詩：“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但非搬用，
而是拆散後的省略與重新組合。又，陳三立詩“了卻公家聽煮茶”（《花朝抵
南昌過吳董卿以便赴山廬詒句爲别》），用黄庭堅《登快閣》句“癡兒了卻公
家事”與《落星寺》詩中“處處煮茶藤一枝”組合而成。
與黄庭堅同樣，陳三立作詩往往摒棄富貴華贍的意象，偏愛蒼寒、清瘦
甚至奇詭的意象，戒熟、弱、俗，求生、新、硬。精心烹煉，擺落陳言，造語新
警。其“意境奇創”，則非黄詩所能囿。試比較其不同：
黄庭堅詩峭瘦奇崛；陳三立詩崛健處似黄庭堅之拗調，但更見沉雄厚
重。黄詩重在以故爲新，重在點鐵成金，而比興寄托，略嫌不足；陳詩不屑
於“點鐵成金”，而獨鑄偉辭，比擬、煉字，戛戛獨造出新。黄詩有槎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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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見老辣；陳詩有渾融之氣，可以融其生澀。黄詩多諧趣，陳詩多苦語。總
之，陳三立雖“原本山谷家法”，卻能入其門而出乎其中，似黄而又有别於
黄。其内容之深廣，萬象之紛陳，境界之闊大蒼莽，風格之沉雄，則又爲黄
所不及。
釋敬安有詩云：“吾家詩祖仰涪翁，獨辟西江百代宗。更有白頭陳吏
部，又添波浪化魚龍。”（《寄題陳伯嚴吏部〈散原精舍詩集〉》）前二句讚黄
庭堅開江西詩派，後二句讚陳三立傳承黄庭堅而又能創新，是真正的發揚
光大。鄭孝胥論陳三立詩云：“越世高談，自開户牖。”“至辛丑以後，尤有不
可一世之概。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
社裏也。”①在鄭看來，陳詩不爲江西詩派所局限，始成就其爲大家。楊聲昭
説：“散原樹義高古，掃除凡猥，不肯作一猶人語。蓋原本山谷家法，特意境
奇創，有非前賢所能囿耳。”②認爲陳詩雖得益於山谷之詩法，然因其襟懷高
卓、樹義高古，故能獨創意境。李漁叔論其詩云：“《散原精舍詩》，其得力固
在昌黎、山谷，而成詩後，特自具一種格法，精健沉深，擺落凡庸，轉於古人，
全無似處。”③俞大綱也曾比較黄、陳兩人詩風：“今讀山谷詩，謂其奥瑩出嫵
媚，自極的當，謂其貫萬象，備天機，似尚不及散原也。按奥瑩嫵媚，似指句
法而言；貫萬象、備天機，似指内容而言。散原詩句法得之於山谷者至深；
若論内容，則山谷實不逮散原。”④
學黄而不爲黄所束縛，勇於承傳而創新，變而化之，自成面目，濟之以
深厚的古文功底、卓異的才華、敏感的個性氣質，形成其詩的奥瑩堅蒼，造
語生新奥折，這纔真正是陳三立詩的價值所在。但是有人認爲：“陳三立只
能從黄庭堅等前輩詩人‘點化陳腐’、‘以故爲新’的經驗中尋找回避因襲性
的途徑。”⑤對於這一點，筆者難以完全苟同。一位大詩人如果只是著眼尋
找回避因襲的途徑，是難以寫出好詩的。陳三立也決不只是從黄庭堅“點
化陳腐”等經驗中尋找出路，而是在其格調其神氣之似而又不似，況且其詩
也看不到多少以故爲新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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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納《陳三立：最後的古典詩人》，《文學遺産》１９９９年 ６期，第 ８８頁。
三、江西籍的贛派詩人
屈萬里認爲：“江右多詩人，清末民初以還，上承西江法乳，務爲清奇奥
衍者，世所共見。”①説的即是江西詩派傳統的繼承，即由同光體贛派來完
成。因地域關係，易於接受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以黄山谷、陳後山爲主，
上窺杜、韓。胡先驌説：“自陳散原先生出，始重振西江緒餘。夏吷庵、華瀾
石、黄百我、楊昀谷諸前輩亦能各樹一幟。”②詩人各就性之所近，趣味之所
投，既有緊隨陳三立學詩而神肖者，也有出入江西詩派，學而有所變，能自
張一軍者。受其影響者如：
華焯（１８７１—１９２３），字瀾石，號持庵，崇仁縣人。清末官翰林編修，歸
隱故里。後應胡思敬邀，編校《豫章叢書》，工竣，仍返故里。《呈陳伯嚴》詩
則明言得到陳三立指教學詩途徑：“導我游太華，穿雲策孤筇。鑱天太古
石，手抉仙靈蹤。苦語孟東野，世或譏寒蟲。馭之以韓豪，乃作雲中龍。”其
詩蒼秀真樸，冲和淡雅，見其冥心孤往之志；摩空逸氣，迸爲興亡之哀音。
汪辟疆説：“瀾石詩樹骨韓（愈）杜（甫），取徑黄（庭堅）陳（師道），冲澹似泉
明（陶淵明），雋永似都官（梅堯臣）。言江西詩人者，皆推陳散原，而不知瀾
石詩工之深也，百年後當有次之于散原之亞者。”③
程學恂（１８７２—１９５１），字窳堪，號伯臧，新建縣人。曾先後爲奉天、湖
北知府。民國初居南京，以詩書畫自娛，屢與陳三立、冒鶴亭於秦淮河雅
集，日寇侵華時返贛。１９４７年在南昌發起成立宛社，爲社長。有《影史樓詩
存》。其詩出入杜、韓、黄，近學陳三立，縋幽鑿險，形成莽蒼詭博、沉鬱堅蒼
的境界。高巨瑗將他與陳三立並稱：“吾鄉先哲近百年來，豐才嗇遇，而獨
以詩顯者，先世父陶堂公（高心夔）後，允推散原、窳堪。窳堪之詩，曩固散
原之所重也。”④
夏敬觀（１８７５—１９５３），字劍丞，號吷庵，新建人。長期隨父宦在江寧。
清末先後任三江師範學堂、上海復旦公學、中國公學學監，署江蘇提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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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録》，《清詩紀事》第 ２０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１３９８９頁。
高巨瑗《影史樓詩存序》，載程學恂《影史樓詩存》，１９４３年自刊銅活字本。
民國八年任浙江教育廳長，五年後退隱上海康家橋畔。有《忍古樓詩集》
等。居江寧時師從陳三立學詩。詩云：“義寧伯子真詩霸，獨造深思數十
年”；“格高心力上摩天”；“我取蠡杯斟海水”（《題伯嚴散原精舍詩集》）。
但他主要學梅堯臣之清苦，刻意鍛煉，於清峻中見風骨。黄浚稱讚他：“於
詩拓大國，出語極雋夐。西江有真源，佳處豈獷硬。”（《柬夏吷庵》）陳衍認
爲他是繼陳三立而起的重要人物：“命詞薛浪語，命筆梅宛陵。散原實兼
之，君乃與代興。”（《題吷庵詩稿後》）
楊增犖（１８６０—１９３３），字昀谷。清末先後爲刑部主事，熱河理刑司員，
四川候補知府，廣東署法院參事。民國初爲國史館協修，交通部推事，逝於
津沽。他推崇陳三立：“半生黨籍尊元祐，一代詩壇鑄子昂”（《壽散原》）；
“江西詩派祖山谷，五百年來此紹衣”（《柬散原》）。陳三立稱讚他：“蕭瑟
江關覺汝才。”（《酬昀穀》）他自辟荒寒之境，融入渺茫之愁，有意以圓轉清
俊來糾正同光體末流粗獷之病。楊壽枏論其詩云：“君詩初學玉溪，少年所
作，以隱軫縟麗爲工；中歲出入唐宋諸家，終乃服膺山谷。顧其詩格不專主
西江一派，古淡之趣、雋妙之思，往往入王、孟、韋、柳之室。”①胡奂論其詩
云：“晚近論詩陳散原，冥搜籥橐發微言。嵯峨更有楊夫子，頭白東華日閉
門。”（《論西江詩派絶句十五首》之十）自注云：“新建楊昀谷詩入禪境，高
談絶俗，散原而外，此其第一也。”趙元禮認爲楊詩：“有弢庵之清切而能渾
括，有散原之奥衍而能瀏亮，有蘇戡之伉爽而能懇摯，夐乎上矣。”②
與陳三立詩風最爲相似的有胡朝梁（１８８７—１９２１），字梓方，鉛山縣人。
畢業於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兩校。民初入徐樹錚幕府，爲教育部曹官。他
以詩爲性命，苦心酸語，窮而後工。其家四壁貼滿名賢詩作，刻意苦吟，故
號詩廬。陳衍説他“爲詩專學山谷，七言律中二聯，多兀傲不調平仄，然其
筆端實無絲毫俗韻”③。王易《寄贈胡梓方北京》詩云：“斗衡不自折，散原
爲編甿。廢矣滄溟才，吾子用詩名。”④錢仲聯説：“清末民初，隨陳三立學詩
者甚多，胡朝梁則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對自己的詩亦頗自負，稱‘吾於五七
言氣體均不俗’。並説：‘問其不俗故，服膺在山谷。’（《自題胡詩廬詩存
後》）他的詩可謂贛派嫡系，瘦硬雋深，字句聲調，多兀傲不協，與陳三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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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壽枏《楊昀谷先生遺詩序》，《楊昀谷先生遺詩》，民國二十三年刊本。
趙元禮《藏齋詩話》，載《民國詩話叢編》第 ２册，第 ２４４頁。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五，第 １５則，《民國詩話叢編》第 １册，第 ２１６頁。
王浩《思齋詩集》，民國十三年刊本，第 ２１頁。
有不盡相同之處。”①胡朝梁推崇陳三立能“驅使萬物歸新篇”；“胸次浩蕩
收百川”（《寫義寧師詩竟輒書所觸以呈》）。又説：“平生散原吾師事”；“近
作頗邀散原許”（《石遺先生將歸修閩志因獻長句》）。可見崇敬之心。其
詩句“兩三横峨艑”（《題姚叔節所藏沈石田山水長卷》），仿自陳三立《江行
雜感五首》中的“峨艑掀天飆”。
胡朝梁詩風瘦健雋深，句法拗峭。如《泛黄海作》前四句：“是乃百川所
匯水，波濤突兀鯨縱横。去天不可以咫尺，到此真堪托死生。”起調突兀而
起，横空而出，再以古文筆法作對仗句，有奇健之勢，無梗塞之病。它如：
“得意醉而非醉者，遊身材與不材間”（《夏日漫興》）；“吾十九年於外矣，世
一再亂真堪傷”（《鄱陽汪辟疆以古詩寄余病中有作》）。運古於律，隨其意
而遣辭自得。但他的詩題材較窄，多抒發個人境況與師友交往之情，議論
句多，卻缺少具體的景物描摹，更無陳三立詩寫景狀物的恢詭。其格調不
及陳三立詩蒼堅奥博，“惜書卷不多，未能盡其變化耳”②。
後起之秀有王浩、吳天聲等。陳三立説：“吾鄉英異少年則多依山谷，
懸其鵠而争自立。王君簡庵、然甫兄弟，才俊而學勤，號尤能窺藩籬而振墜
緒者也。而然甫年尤少，邁往不屑之氣，愈不可一世。繼且博覽遐索，通於
世變，若不規規求合，而别有以伸其才而旌其學。余每誦其所作，眇情靈
緒，日新月異，輒歎爲天驥之不可以方域測也。”③他滿腔熱忱推許王氏兄
弟、胡詩廬等年輕江西詩人，寄托重振江西詩壇的希望。
王浩（１８９３—１９２３），字然甫，又字瘦湘，號思齋，南昌人。民初任參議
院秘書、國會史纂修，後任統計局僉事，三十歲時病逝。有《思齋詩集》。初
學李商隱，後改轍以宗黄山谷、陳後山諸家。其詩奇崛、俊麗兼而有之；蒼
秀澄朗，色澤堅蒼磊砢，句得玲瓏活法，或含禪趣，有神韻可味，或運古入
律。據《思齋詩集》王易跋語云：“二卷先後經散原先生點定，上卷評謂吐棄
凡近，多骨重神寒之作，力追山谷，筆端可畏；下卷評謂句法如參曹洞禪，奇
芬孤秀，亭亭物表。”胡先驌曾著長文《評亡友王然父〈思齋遺稿〉》分析其
詩的高度成就、風格與淵源云：“君思力精鋭，風格雋上，吐語不同凡近，服
膺山谷，得其神髓，雖間有摹擬太似處，然無宋派粗獷喑啞之弊，亦無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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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仲聯編著《近代詩鈔》第 ３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 １８４３頁。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 ３０１頁。
陳三立《思齋詩序》，王浩《思齋詩》，民國十三年刊本。
響。”評其妙句云：“其意境之超，句法之煉，確爲涪翁法乳。”又云：“新雋可
喜，蓋能以山谷、後山之句法，運用石湖、白石之意境者。”評《阿齊一首寄南
昌内子》詩：“純用白描，語至含蓄而極真摯，以宋體寫情，可稱創格，方之海
藏（鄭孝胥）翁，未遑多讓也。”此文也記載了曹東敷與王浩的一則佚事：“義
寧曹東敷夙與陳散原、程汪山諸先生游，識高而疏狂自喜，於名下少所許
可，於君獨推重，每謂‘以華持庵（華焯）爲盟主，而吾兩人輔翼之，當爲西江
壇坫生色。’”①曹以爲有華焯領頭，他與王浩相輔佐，便可在江西本土詩壇
重整旗鼓，惜兩人均英年早逝。
吳天聲（１９０１—？），與陳三立爲同鄉，遵父囑師從陳三立學詩。有詩憶
當年陳三立：“繩墨不辭勞，巾幾侍譚宴”，“更蒙遠寵眷”（《散原先生挽
詞》）。有《畫虎集》、《春聲閣詩存》稿本。陳三立題辭云：“風格遒上，脱棄
凡近，句法時得宋賢黄、陸諸公勝處。”“構思沉冥，造句新警，勝處類窺涪翁
蹊徑，嶢嶢自出。”他的詩風也逼肖陳三立，但與胡朝梁偏於瘦勁相比，更擅
長寫景造境而不是議論。意境闊大，風格沉雄、崛健。句如：“漁歌已雜奔
潮咽，鼓角猶騰故國哀”（《江行》）；“潮勢欲浮山嶽去，風聲如帶虎狼來”
（《秋棹》）；“光增一世堪回舞，凍壓千峰不敢狂”（《對雪感賦》）。奇詭光
怪之意態，實乃亂世社會光景之折射。
胡先驌在《評亡友王然父〈思齋遺稿〉》文中提到與王浩交遊者：“程汪
山之諸子柏廬昆季，都昌吳端任、胡雪抱，安義胡湛園，南豐劉伯遠，皆江西
士林之彦秀，而君兄弟之上客也。”②這些也可説是江西本土詩壇贛派的週
邊隊伍。胡雪抱（１８８１—１９２７），都昌人。有《昭琴館詩存》，氣骨高奇，淵懿
鬱勃。句如：“飛奔草樹曇花現，浮轉山河芥子輕”（《汽車即事》）；“霜重寒
林知鳥怯，日晴殘漲見魚翻”（《秋杪小渡》）；“一泓天外看帆影，萬緑風前
沃酒尊”（《村居即事》），出語俊雅瘦健。黄養和有詩詠其師：“蠡湖坐落風
騷手，瘦語淩虚破水雲。脱略時流逃宋派，冷絲枯木老昭文。”（《讀近代江
右人詩·胡穆廬》）弟子黄養和、黄次純，爲晚清户部主事黄錫朋二子。
黄錫朋（１８５９—１９１５），字百我，號蟄廬，都昌人。清末工部主事。他不
事鑽營，品性高潔，陳衍曾予以高度評價：“清末江右多謇諤耿介之士，胡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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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饒符九外，都昌黄百我錫朋其一也。”①宣統三年（１９１１）歸故里。著有
《凰山樵隱詩鈔》。他推崇陳三立：“吏部冰雪懷，濯時吐清辭。千屈不一
伸，乃以亨其詩。冥搜造幽荒，得句蒼天悲。”（《五君詠·陳主事伯嚴》）主
張五言古風應上溯漢魏晉詩，七律應宗尚杜少陵詩。在《覆友人書一》中他
更表明不肯俯仰隨人的學詩宗旨：“近日競奏新弦，大雅益遠，建安邈矣，杜
韓宏響，無人繼聲，高者下涪翁之拜而已。褊性不肯隨人俯仰，五古欲上溯
曹、阮、陶、謝，七律願學浣花，其愚可憫，其狂可恕也。”②其詩曰：“詩向陶韋
尋軌轍，人從匡蠡占湖山。”（《自詠》）與此書信可互爲發明。他不囿於宗
宋詩，而是遠溯魏晉三唐，學阮籍、陶淵明、杜甫等人，在吸收同光體奥峭優
點的同時，又避開此體因過度壓縮而造成意象密集、意脈跳躍過大以至晦
澀的弊端。
長子黄養和（１８９８—１９５１），名福基，字養和，號公佑，以字行，一生布
衣，教書行醫，門弟子遍及都昌、湖口一帶。他有《讀近代江右人詩·陳散
原》詩云：“開山妙手春秋筆，刻鏤空靈乃爾工。光怪有時驅萬態，莫言嫡乳
嬗涪翁。”又《讀〈散原精舍詩〉》云：“肝肺槎枒陳吏部，吟噫風莽觸胸奇。
冥搜元化幽荒氣，自浥靈根曠古姿。詭語横天窺罔兩，貞懷濺雪耿鬚眉。
荷衣不與頽流老，國論淵淵是可師。”以形象語道出他對陳三立詩風的認識
與推崇。次子黄次純（１９０３—１９７８），名仁基，號工善。曾寄詩陳衍求教。
陳衍將其詩采入《石遺室詩話》，並説：“次純詩無多，而可采者不尠。”③其
詩遠酌黄、陳之體，旁汲於同光詩賢。著《持軒集》，頗多妙句，沉健秀拔，韻
致恢奇。其佳處更在其襟懷與民生民瘼相關。次純有弟子周天健，在中研
院工作。自言斯世當有民國詩，不滿於白居易詩淺露平直。作詩求深婉，
求峭健，造句瘦硬澹遠，亦贛派之傳人。
贛派後學中不少江西籍學人之詩，在傳承中蜕變，其風格由生澀奥峭
轉爲崛健，並非如劉士林所説的“孤僻”、“傷感”，好用“冷僻故實”④。代表
人物辛際周（１８８５—１９５７），號心禪，萬載人。歷任《民報》主筆，廈門大學教
授，後爲江西省誌館總纂。他力争發揚贛派傳統，有詩云：“詩派衍吾鄉，千
載資溉灌。屹屹義寧叟（陳三立），殿砥波流濫。繼明仗後起，西江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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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著有《灰木詩存》。其詩采黄山谷之瘦峭，融陳後山之深婉，於當世則
效法陳散原，莽蒼沉雄，自成一格。句如：“雲海光摇雙眼迥，天風聲撼一樓
寒”（《憑欄》）；“屋凝晨露漸添白，林射餘霞相襯紅”（《嗤學步己卯秋
月》）；“觸蠻喋血長争角，傀儡牽絲九换場”（《留命兩首》）。奇境獨辟，氣
韻沉雄。程學恂題其詩集有句云“流略蟠胸森萬怪”，道出其詩多恢奇詭譎
意象的特徵。
汪國垣（１８８７—１９６６），字辟疆，號方湖、笠園、展庵，彭澤縣人。宣統年
間保送入京師大學堂，畢業後歷任南昌心遠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自
述學詩途徑是：“首在寢饋玉豀（李商隱）、冬郎（韓偓），以挹其綿遠之韻；
繼在誦法杜、韓，以見其骨律之堅蒼、胸懷之超絶；終在細玩荊公、山谷，以
求其體勢之變化、措語之清拔。”①他期待詩的理想境界是：“至味若橄欖，剛
健雜婀娜”（《編所爲詩一卷題後》）；“能於旖旎存風骨，且學婀娜見雪肌”
（《學詩一首示浚南》）。他遠受韓昌黎、梅堯臣、黄山谷、陳後山影響，近受
陳三立影響。曾在南昌東湖濱以詩向陳三立求正，得到的評價是詩近梅
堯臣。
後來汪辟疆在南京中央大學，再次有了拜師機會。遂精研詩法，合唐
人情韻與宋人意境爲一手，形成其蒼秀明潤、用筆開合自如的詩風，爲當時
諸賢所推服。妙句如：“提三尺劍營一飽，奚用唾咳生明珠。”（《戲簡雄伯用
山谷韻》）以文爲詩，運古於律，末用三平調，具有奥峭盤屈之體勢。寫景句
如：“閑穿竹石真疑隱，偶撫鐘魚欲共聽”（《九日游龍津寺》）；“落木已非秋
水渡，亂山無語夕陽間”（《去冬來商城》）；“遊絲墮地疏穿户，高柳排天青
入窗”（《禊集沙坪》）。不以雄重厚實取勝，而是藴涵疏朗清挺的高致。汪
辟疆是贛派後學中既能創作又擅長研究的中堅。
胡先驌（１８９４—１９６８），字步曾，號懺庵，新建人。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
學校、東南大學教授，１９４０ 年任中正大學校長。早年留學美國時，學宋詩。
自言：“遊學美洲日，僅攜近人陳三立、鄭孝胥詩在行篋中，治校課小間，輒
吟諷之，以是稍好爲詩，歸國後大治宋詩，稍喻甘苦。”②有詩云：“爲詩忌凡
熟，亦異雕鎪爲。清切誤後生，一滑遂難醫。我手寫我口，淺者非所宜。所
貴在知養，聖學精覃思。”（《樓居雜詩》）避俗避熟，不等於雕琢，陳三立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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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學詩》，《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 ７９７頁。
見《黄侃日記》，轉引自《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３４頁。
之於前。“清切”是張之洞詩學宗旨，但易入淺滑，胡認爲初學者不宜。“我
手寫我口”是黄遵憲主張，但易流於膚淺。他主張涵養深厚，積學養氣。他
淵源有徑，汲取多家，自成一家。錢鍾書跋其《懺庵詩稿》云：“丈論詩甚推
同光以來鄉獻，而自作詩旁搜遠紹，轉益多師，堂宇恢弘，談藝者或以西江
社裏宗主尊之，非知言也。”①認爲僅尊他爲江西詩社宗主並不正確。其實，
贛派雖以學黄山谷爲主，但並非一味模擬，能入而後能出，方能有自身價
值，在詩壇有一席之地。
胡氏盱衡古今，既是舊體詩的守望者，又從時代發展、中西對比角度來
看待舊體詩的前途。在《評嘗試集》文中説：“清末之鄭子尹、陳伯嚴、鄭蘇
堪不得不謂爲詩中射雕手也，然以曾受西方教育、深知西方文化之内容者
觀之，終覺其詩理致不足，此時代使然，初非此數詩人思力薄弱也。”②可見
他對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日益交流的背景下舊體詩應如何發展有更高的
視野，認爲詩應表現理致。
他作詩既重傳統，又以雄厚魄力攝入哲理乃至近代科學知識。盧弼認
爲：“君周覽名區，造詣深邃，又復苞孕近世之學海思潮。藴蓄者宏，吸納者
富，往往擅臨川、東坡之勝，而又兼有昌黎之蒼莽、摩詰之雋永、山谷之奇
突，合衆長於一爐而冶之，宜乎其睥睨一時也。”③如《客邸夜讀有感》、《雜
書》、《三十初度言志》以述懷見長，往往作於“遐思窮幽眇，孤懷極蕩摩”
（《兀坐》）時。詠家世、親人，詠先賢，詠希臘、古印度文明，詠歐洲文藝，詠
中國詩史，欲知古知今，歎光陰迅去。《古風》組詩十四首，每首一主題，而
又互相照應。作者遐思無窮時空，對宇宙、人類社會、中外歷史、種族、政
體、宗教提出疑問並予以解答。集中以紀遊詩爲最多，誠如自言“更斫詩探
天地秘”（《呈吳缶廬丈》）。講求煉字，如“掛夢常不去”（《泛鄱湖暮抵南昌
即事成吟》），酷似陳三立“掛眼繞郭山，冉冉雲嵐曙”（《癸丑五月十三日至
焦山》）之“掛”字。律句如《江上偶成》之頷聯：“木落千山寒自獻，沙明群
雁暝相投。”化自黄山谷“落木千山天遠大”（《登快閣》）、陳三立“雨了諸峰
争自獻”（《北極閣訪悟陽道長》）。又如“雨餘鳩鵲共呼晴，萬葉澄鮮爽氣
清”（《雨霽》），酷似陳三立用“呼”字比擬手法，可窺其於前輩詩潛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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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懺庵詩稿》跋，臺灣中正大學校友會《胡先驌先生詩集》，１９９２年臺北刊本，第 １６０頁。
張大爲等編《胡先驌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５８—５９頁。
盧弼《懺庵詩稿序》，臺灣中正大學校友會編《胡先驌先生詩集》，第 ４頁。
王易（１８８９—１９５６），字曉湘，號簡庵。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初任教於南
昌心遠中學，後在中央大學任教時，屢侍陳三立遊。抗戰時任中正大學教
授、文學院主任，並任《文史季刊》主編，辟“詩録”專欄。與其弟王浩並有詩
名，人稱“南州二王，麟鳳景星”。錢仲聯《點將録》將他比爲地猖星毛頭星
孔明，“學後山，江西派之護法神也”①，以他爲贛派重要幹將。其詩有黄山
谷之錯綜句法，具陳後山之堅蒼骨力，得陳簡齋之淒婉風調，風骨高峻，古
厚沉雄。
王易弟子涂世恩（１９００—１９６０），號夢梅，豐城人。初出塗駿聲門下。
執教於南昌二中，抗日時隨校遷永新縣。中正大學成立，聘爲文史系副教
授。著《彊學齋詩存》。自言“初溺於温（庭筠）李（商隱），風月盈篇，羌無
一是。及事簡庵（王易），導以李、杜、蘇、黄之途，旁及後山、簡齋二家”
（《與懺庵論詩書》）。抉奇奥，窮變態，千匯萬狀，氣力遒勁，舉重若輕。如
《吊廖仲愷烈士》、《挽戴安瀾師長》、《催債欠》、《羅村謡》、《接粥歌》諸作，
感事傷懷，語質而新。句如：“門外諸峰不斷青，盈盈窺我讀書庭。待呼一
片閑雲起，卷盡千家戰血腥。”（《客懷二首寓永新作》）“不斷青”已狀出山
色連綿之妙，“窺我”意又推近一層。“卷盡”句聯想中日戰争之殘酷。陳衍
評涂世恩詩云：“西江詩人在今日未爲甚盛，然尚有人耳。”②
還有程臻，南昌人，中正大學教授。其詩能運以從容不迫之勢，出以深
沉簡峭之味。還有塗公遂（１９０４—１９９１），修水人。曾在開封河南師範學院
任教，後往香港任珠海書院中文系主任。其詩效法陳三立，形神俱肖，風格
蒼秀。有《浮海集》。
邵祖平（１８９８—１９６９），字潭秋，南昌人。早年師從章太炎研習文字學，
後在東南大學任教時結識陳三立。爾後任教浙江之江大學，又與來杭州寓
居的陳三立切磋詩文。中日戰事起，他輾轉大西南，後爲四川大學教授。
著有《培風樓詩存》、《續存》。其詩氣骨清峻，峭拔恢奇，出以雅煉。陳三立
序其詩集云：“其詩冥搜孤造，艱崛奥衍，意斂而力横，雖取途不盡依山谷，
而句法所出頗本之，即謂之仍張西江派之幟可也。”③他希望邵潭秋能繼續
高舉贛派之幟。但邵氏對陳三立認爲他是僅張江西派之幟稍有不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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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仲聯《近百年詩壇點將録》（續），載《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第 ２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６７—１６８頁。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四，第 ７２則，《民國詩話叢編》第 １册，第 ５７９—５８０頁。
陳三立《邵潭秋培風樓詩存序》，《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詩文補遺”，第 ３０７頁。
其言微有不類余者，因自敍其學詩原委於此，且以質散原云爾。”①其實龍榆
生與陳散原看法相近：“惟念吾鄉詩派中衰者五六百年，至散原丈乃克一振
墜緒。今散丈亦老矣，扶衰繼絶，亦願與公共勉之。”②陳衍在其詩話中舉邵
氏《自祖堂登牛首》等五首後説：“以上古近數篇，皆酷似散原者，‘峰尖’一
聯尤神似……《後湖三絶句》亦神似散原。”③
龍榆生（１９０２—１９６６），萬載人。任教上海暨南大學時，向朱彊村學詞，
經夏敬觀介紹，拜陳三立爲師以學詩。陳三立讚其《書憤寄散原香宋兩先
生》詩：“聲情沉鬱，最爲傑出之作。”認爲他的《大廠居士爲我畫仰天圖長歌
報謝》中“搔首”兩語“稍未遒健，擬删去”④。又有詩讚其才華難得：“舊鄉
此士敵南金，振唳寥天鶴在陰。”（《答龍榆生雪後寄懷》）
陳三立共有五子，長子衡恪、次子隆恪、三子寅恪、四子方恪、幼子登
恪，均能詩。陳衍説：“散原諸子多能文辭，余贈陳師曾詩，所謂‘詩是吾家
事，因君父子吟’者也。”⑤
最肖似其父詩風的爲陳隆恪（１８８８—１９５６），字彦龢。由於以財會爲職
業，甚少作文章，與其兄衡恪、弟寅恪相較，名聲小得多，但其實詩藝在諸兄
弟之上。其精力、時間大多用在寫詩上。尤擅長寫景，妍麗秀雅；最講究煉
句煉字，以鑱刻工夫見長，然意理氣格稍遜乃父，哀憤之音甚少，鬱勃之氣
不足，缺乏淑世情懷，甚少寫世亂時艱的景況。
散原諸子能詩，頗引其他詩家關注，指出諸子與乃父的關係。如陳聲
聰説：“人謂彦龢詩得力於其婦翁喻庶三之指授，實仍爲宋人，不能謂非散
原家學之影響也……總之彦龢之詩，亦不主一家，大體近澀，論功力，有過
於師曾、寅恪，而聰明微不及師曾，才氣微不及寅恪云。”⑥錢仲聯認爲隆恪
最得其父之傳。他説：“兄衡恪，弟寅恪、方恪都能詩，都與三立詩趨向不
同。惟隆恪詩酷肖三立，能傳衣缽……隆恪詩自寫嶔崎歷落的情思，抑塞
鬱結的懷抱，反映晚清以來的世道，並非限於藝術上效法其父，而藝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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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三立著、潘益民編《散原精舍詩文集·補編》“詩文補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４２頁。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一，第 ５則，《民國詩話叢編》第 １册，第 ２８５頁。
《荷堂詩話·補談義寧兄弟》，載《同照閣詩集》“附録”（二）“詩話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６５頁。
仍有其獨特的風格。”①喻啟崇認爲隆恪“晚歲詩風，由唐入宋，肆力東坡，
亦復胎息山谷，運思幽僻處，間與後山近。蓋宗派流衍，家學薰陶，淵源有
自也”②。
陳三立最欣賞方恪才華，曾稱讚説：“惟七娃子（堂兄弟中排行第七）能
詩。”“有《爲先母蔔兆域至臨安法華山中夜宿蘭若》云：‘荒山獨夜自驚神，
鼠落鴟騰簌屋塵。燈影撲牀疑有魘，松濤如海欲沉身。免懷顧復承家日，
换劫艱難拜墓人。明日出門愁雨脚，麻鞋趼足仰蒼旻。’雜諸散原‘崝廬’諸
作，幾不能辨。”③陳三立早年詩稿，幸賴方恪保存，後入藏蘇州藏書館，近年
重新整理出版。
錢仲聯説：“百年以來，禹域吟壇，大都不越閩、贛二宗之樊，力蘄咳唾，
與之相肖。金陵一隅，尤爲贛派詩流所萃。”④在南京還有一批並非贛籍的
贛派詩人。凡學韓、黄而受陳三立影響的詩人均可歸入贛派，猶如宋代江
西詩派，並非都是江西人。主要有王瀣（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字伯沆，江蘇溧水
人。陳三立曾聘爲塾師，故寅恪、方恪兄弟均承其教澤。後執教於南京高
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中央大學。胡翔冬（？—１９４０），安徽和州人。後在
金陵大學當教授。壯年從陳三立遊，苦心吟詩。胡光煒（１８８８—１９６２），字
小石，號夏廬，嘉興人。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早年師從李瑞清、
沈曾植，又向陳三立學詩：“昔侍臨川坐，從容識古顔”，“溪上宵談學，航頭
醉買鯿”（《散原先生挽詩》）。詩學孟東野、黄山谷、陳後山，崛健而具盤屈
之勢。又能將李瑞清之清雋、沈曾植之瘦硬、陳三立之鑱刻加以融會變通，
神理足藴，風骨自奇。
以上詩人均或多或少受陳三立影響，宗法江西派。還有安徽、福建、廣
東一些詩人也受陳三立影響，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展開。陳三立以其鮮明
的詩風，沾溉後學衆多，可謂廣大教化主。正如程臻詩云：“且喜散原收墜
緒，合追山谷共吟壇。”（《讀散原精舍詩述感》）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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